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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聪

1993年生 袁 舟山 人 袁
2019年入职舟山港海通轮
驳有限责任公司袁现任 野舟
港拖 45冶轮二副 袁负责拖轮
航行值班 尧 操纵配合及航
行安全工作遥

连续一周在近海与风

浪“周旋”，终于迎来了休

息日。常年在甲板上听惯

了引擎轰鸣与海浪拍击的

声响，这次我们没打算宅

家补觉，而是约着带上露

营装备，去海边找一片安

静的沙滩，把属于大海的

时光，从工作“切换”到休

闲。日历悄悄翻到九月末，

空调的冷风还没完全退

场，海边的风却先沾了几

分凉意———我们总说“要抓

住夏天的尾巴”，于是一群

人拎着塞满食材的保温箱，踩着夏末的余

晖，又一次奔向了海边。

抵达沙滩时是下午三点，熟悉的咸湿

气息扑面而来，只是少了拖轮引擎的震动，

多了几分宁静。我们选了块离海不远、视野

开阔的地方搭帐篷，常年在摇晃的甲板上

协作，搭个帐篷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小菜一

碟”。有人蹲在地上固定地钉；有人扯着帐

篷布。没一会儿，天幕就立在了海边，像一

座小小的“避风港”，静静守护着我们难得

的闲暇。

后备箱里，卡式炉和锡纸锅依旧是老

搭档。架起卡式炉，倒上提前熬好的牛油

锅底，火一燃，汤汁咕嘟咕嘟冒起泡，火辣

的香气瞬间裹住整个天幕。食材摆了满满

一桌。有人负责涮肉，筷子一夹，肥牛卷在

汤里打个滚就变了色；有人忙着调蘸料，

麻酱里加几滴香油，香得人直咽口水。裹

满蘸料的肥牛，入口是肉的鲜嫩，配上吹

过脸颊的微凉海风，连心里的燥热都被这

口热乎气熨帖得舒舒服服。原来，抓住夏

天的尾巴，在海边搭个天幕，煮一锅热乎

的火锅，就能把这个夏天的美好，都妥帖

收进记忆里。

傍晚时分，太阳慢慢沉向海面，把海

水染成了层层叠叠的橘红色，连沙滩上的

脚印都镀上了暖光。我们沿着海岸线慢慢

散步，有人举着手机对着落日拍照，相册

里早已存满了海上与海边的日落，却总也

拍不够这转瞬即逝的温柔。海风吹在脸

上，带着海水的湿润与凉意，拂过发梢时

还能闻到淡淡的盐味。这一刻，没有作业

计划，没有无线电呼叫，只有彼此的笑声

和海浪声，简单又幸福。

对我们拖轮船员来说，最好的休息日，

不是躺在家里，而是和并肩作战的伙伴一

起，回到熟悉的海边，把工作的紧张抛在脑

后，只享受海风、阳光与彼此的陪伴。这片

海，见证了我们的汗水，也收藏了我们的快

乐———这大概就是属于我们的，最珍贵的

时光。

这片海边的露营时光，像一捧温润的

星光，悄悄点亮了我们的闲暇，也让我们

对下一次航行，多了满溢的期待。

□邵梦园

1998年生袁 岱山人袁 现任舟
山港海通轮驳有限责任公司宣

传干事袁平时热爱绘画尧写作遥

日历页在指间簌簌翻动，仿

佛在无声地计量着时光的流逝。

而在某个不经意的恍惚瞬间，我

依然会觉得外婆还蜷在沙发上，

那沙哑的呼唤声仿佛还在耳边

萦绕，久久不散。

外婆总爱藏糖。邻居家娶媳

妇、嫁女儿、生孩子，分来的喜

糖，她一颗也舍不得吃，全收在

那口掉了漆的饼干盒里。盒子原

是装“光明牌”饼干的，铁皮上印

着几朵俗艳的牡丹，如今漆皮剥落，倒显出几分

质朴来。每次我去看她，她便颤巍巍地搬出盒

子，掀开盖子时，铁皮与铁皮摩擦发出“吱呀”

一声响，像是老人关节的叹息。

“喏，专门给你留的。”她细瘦的手指剥开五

颜六色的糖纸，总能精准挑出那些我最爱的奶

糖。那些糖往往已经有些发黏，糖纸剥开时会

拉出细丝，在阳光下闪着蜜色的光。我笑她：

“放着都要化了，不如自己吃掉。”她便眯起眼

睛笑：“我牙口不好，吃了要疼的。”其实我知

道，她是舍不得。那些被岁月浸润的甜蜜，她都

悄悄藏进了斑驳的饼干盒里。

外婆离开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去村里她常

去的小公园散步。一位老人挎着菜篮经过，看

见我时突然停下脚步，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惊

讶的神色：“你是阿清的外孙女吧？这眉眼和她

年轻时简直一模一样。”阿清是外婆的小名。老

人说，她和外婆年轻时一起在生产队干过活。

“你外婆啊，干活最是利索，插秧比小伙

子还快。”老人说着，从菜篮里掏出几个橘子

塞给我，“她心肠也好，谁家有事都去帮忙。队

里发糖果，她总舍不得吃，说要留着给最疼的

人。”我这才知道，外婆攒糖的习惯，早在我出

生前就有了。

公园里人来人往，老人说的每一句话，都像

给记忆里的外婆添上了新的色彩。原来在我未

曾参与的岁月里，她早已把善良和坚韧刻进了

骨子里。告别时，老人执意要把橘子都给我，就

像外婆当年执意要留糖给我一样。走在回家的

路上，恍惚间又闻到了那熟悉的甜香，或许这就

是时光的馈赠，让我以这样的方式，离外婆更近

了一些。

有人说，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可那些

藏在零食包装袋里的疼爱，带着烟火气的絮语，

早已融进我的骨血。原来遗憾从不是用来沉溺

的，而是让我们学会俯身捡拾当下的星光。

每当阳光透过窗帘洒进房间，或是闻到街

角飘来的糖果香气，我总会不自觉地微笑。外婆

从未离开，她化作了晨间的微风，午后的暖阳，

还有那些被我们习以为常却弥足珍贵的日常温

暖。这些细微处的感动，都是

她留给我的礼物，提醒我要像

她那样，用最朴实的方式，去

爱身边的每一个人。

□周紫荆

1997年生袁宁波人袁宁波舟
山港舟山港务有限公司党建

干事遥 爱好阅读尧打羽毛球遥

螺门渔港的晨雾还没散

尽，“浪花白”已经蹲在礁石上

舔爪子了。潮水退下去的海滩

亮出满地的碎银子，这小东西

偏要挑干爽的沙窝走，爪印儿

串成弯弯的珍珠链。它原是岛

上老船匠阿旺伯养的狗儿，去

年台风季阿旺伯跟着儿子去

了沈家门，倒把它留在了木麻

黄树下的石头屋里。

此后啊，“浪花白”便成为

了岛上渔民共有的小狗。

渔市早市刚开张，“浪花

白”就蹿到阿海伯的鱼丸摊

前。滚水锅里浮着雪丸子，它

也不急，蹲坐在条凳上等。阿

海伯总要故意问：“要葱花儿不要？”晒鲞的

阿嬷常说它活像是富贵人家小姐。可不是

么，喝雨水要喝檐角竹笕接的，吃零嘴必要

人家搁在晒紫菜的竹匾上。上回小卖部阿庆

拿咸鱼逗它，它扭头钻进渔网堆，愣是把新

补的网眼勾出三五个线头。

日头晒得铁皮屋顶哔啵响时，“浪花白”

爱在防波堤的阴影里打盹。海蟑螂在它鼻

尖前横走，它耳朵抖两下，尾巴拍得蛎灰墙

簌簌落白粉。渡轮靠岸的汽笛呜呜一响，它

翻身起来往码头跑，倒比接人的还殷勤。船

工老林总往它嘴里塞鱿鱼丝：“你个白毛团

子，莫不是会数潮水？”

最有趣的是看它追潮头。浪花退时它往

前扑，浪打回来又慌慌张张往回跳，湿了爪

子还偏要在干沙上蹭三蹭。这时候若有人摇

橹经过，橹声吱呀呀地响，它便忘了玩耍，立

起身子扒着船帮要跟去。

“浪花白”不光活泼可爱，还颇有灵性。

立夏那日，“浪花白”在礁石滩发现只

青蟹。它歪着脑袋看蟹横走，突然伸爪去

按，被蟹钳夹住前掌绒毛。这小祖宗也不

叫唤，慢悠悠把爪子浸到海水里，青蟹松

了钳，倒叫它用鼻尖拱着送回潮间带。赶

海的老王头撞见这景，逢人就说：“这狗崽

通人性，通人性啊。”

大潮汛，“浪花白”跟着渔船出海耍。

船尾拖着的浪沫子被月光镀成银链，它追

着跃动的磷光转圈，转着转着几乎成了团

白旋风。水手们起哄，在一旁喊着号子：

“再快点，再快点！”回程时它蜷在装冰的

泡沫箱上打瞌睡，渔老大往它身上盖件蓑

衣，活像盖了床金丝被。

最奇是去年冬至，岛上祭海神。“浪花

白”蹲在供桌前看人们摆三牲，忽然冲着龙

王爷的神龛汪汪叫。庙祝顺着它目光瞧去，

香案底下钻出只偷供品的灰老鼠。从此岛上

妇人进香总要摸它头顶：“好一只乖狗喔。”

如今春风又绿了海蟳笼，“浪花白”照旧

每日巡它的岛。有时在补网场听老辈讲古，

有时蹲在修船坞看后生仔抹桐油。海风总把

它那身白毛吹成涌动的浪花，渔灯点点亮起

来时，它便化作一团游动的月

光，把咸腥的海味都裹成了温

柔的渔谣。

□王奕喆

1990年生袁舟山人袁就
职于舟山港老塘山中转储

运有限公司袁任宣传员遥爱
好旅游尧摄影遥

一天午后，在现场巡查

的路上，我意外在办公楼

下发现了一片银杏叶。它

就静静地躺在水泥地上，

叶缘已镶上完整的金黄，

像一枚来自远方的信笺，

藏着不为人知的心事。

这抹亮眼的金黄，不

禁让我想起前不久在宁波

参加培训时走过的那条银

杏大道，漫天的金蝶蹁跹

让人沉醉不已。而此刻，在

码头轰鸣与案头忙碌交织

的日常里，这片独自飘零

的银杏叶，竟比整条大道

的辉煌更让我心动。

我们公司并未栽种银杏树，它究竟

从何而来，又历经了怎样的旅程，才抵达

这老塘山作业区？也许它是从某座城市

的行道树启程，搭上秋风，越过海湾，躲

过雨水，最终才辗转飘落于此吧。这份跨

越山海的抵达，本身就是一场奇迹。就像

港区里这些看似粗粝的劳作，背后都藏

着职工不为人知的坚韧，更藏着与烟火

生活相融的浪漫。

老塘山作业区没有集装箱堆叠而成

的“彩色积木”，却有散货如山，在机械的

运转间吞吐不息。那些金黄的粮食、黝黑

的煤炭，虽没有斑斓的色泽，却承载着区

域经济的脉动，滋养着产业的发展。每一

粒粮食都有自己的归宿，每一片银杏叶

也终会找到它的归途，无论这归途是名

满天下的银杏大道，还是这座忙碌的海

港码头。

我轻轻拾起这片银杏叶，小心翼翼

地夹进工作手册，转身继续走向轰鸣的

作业区。不远处，门机正稳稳地进行卸

船作业，抓斗起落间，金黄的粮食如瀑

布般倾泻而下，在阳光里溅起细碎的

光。在这个看似与诗意无关的地方，我

忽然明白，美从来不是特定环境的专属

馈赠，而是源于内心的感知与发现。就

像这片逆着海风而来的银杏叶，它没有

同伴的陪伴，没有盛景的烘托，却以孤

叶之姿，诉说着比整条银杏大道更深刻

的秋意。生命的光芒，从不取决于身处

何地，而在于即便独行，也要拼尽全力

完成自己的金黄，绽放独有的价值。

黄昏降临，远山如黛。手机的震动

打断了思绪，是部门的来电，想必有新

的工作任务来了。我收起思绪，准备返

回办公室。海港的夜晚才刚刚开始，机

械的轰鸣将在夜色中持续，而那片银杏

叶会静静留在我的记事本里，成为这个

秋天最温柔的注脚。

我忽然懂得，在老塘山作业区粗犷

的肌理下，从来都藏着最柔软的诗意，更

藏着我们这群海港人，对这份事业最深

情的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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